苦旅漫漫——我的长征

夏桂林

仿佛在冥冥之中与“我的长征”有一个约定，我一开始就把灵魂，交给了“我的长征”的漫漫苦旅。

从报名、等待、面试、测试、体检、拉练到入选，梦想渐次变成现实，面孔由刚毅而沧桑。

安步就班的日子，波澜不惊，人的惰性在滋长，创造力在下降。“我的长征”如一轮太阳，在初春的早晨升起，崇高地照耀人生；又象一面旗帜，将少年时的梦想引领，去体验思想的长征。

熄灭，或许更安静，可我选择痛苦的燃烧。

是的，我选择了“我的长征”，没有犹豫，没有思量，我义无反顾，断然而决然。

人们对历史的记忆是模糊的，曾经熟悉的昨天，总是在流逝的岁月中被我们淡忘。然而，人又生活在自己和一个时代的历史之中，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一开始就为他的一生确立了一个永难摆脱的精神走向，由此一个人的成长的历史境遇以及此境遇在他的精神世界的折射左右了他的未来的选择和终生的价值观念。

亚里斯多德对我说：就肉体面言，三十到三十五岁是黄金时代，而盛鼎时期则是四十九岁。

四十九岁的我不应忽略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理想主义总是天真的，它背后有一个抽象的、赋予他的存在以意义的实体。“我的长征”就我而言无疑是一生中最有意义的美好的经历，它可遇而不可求，所有庸俗的理想和美好的幻梦因为“我的长征”这四个字而香销玉殒灰飞烟灭，只有未来长达一年的路漫漫兮见证我即将经历的艰辛、无数的不可知与极限体验。

不必为自觉自愿的自我放逐找一个很不错的理由来付诸行动，远离空调和冰淇淋，为惰性循环的我“量身定作”，这种长时间的在路上，沿途有许多自然险阻，如草地之泥泞，腊子口之险峻，雪山之高寒，栈道之难行，对长征精神的顶礼膜拜，要以生命之旅来体验，进而重新“解读”与“编码”。

万里征程，我奋然前行，艰难险阻，我坦然面对。关山重重，驰骋着壮怀激烈的理想、驰骋着顶天立地的顽强。

生命太短，征程太长。冒着绵长的雨季，顶着炽烈的太阳，走过凛冽的严冬，以跨山越海的夸父之步，丈量未来的万里征途，依旧是壮士登程般的决绝与豪迈，依旧是70年前的砥砺与坚持。

“我的长征”对我而言，努力是无言而坚定的信念，向前是别无选择的选择。我伫立，任凭告别的泪花飞干；任凭思维的记忆变淡；我伫立，沉默的是背影，不是心声，胸中奔涌的是期待到达陕北的那一天。

